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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植物园400余年的历史过程中, 其内容

不断扩展、深化与交融, 其作用因历史时期、自然

地域、经济发展程度、科学技术环境、社会结构和

公众的需求不同而时有相应的变化和侧重。17世纪

初全世界仅有几个植物园, 19世纪初有了20多个, 

20世纪初也只有百余个, 20世纪中期有600多个, 但

到21世纪初猛增到2,000多个, 而今已超过3,000个

(He et al, 2017)。这样快的发展速度和如此之大的数

量, 加上它本身的结构又含有多种功能, 多样化是

必然的。但深入认识植物、栽培保育植物、发现利

用植物则是植物园的根本宗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

段历史时期里, 尤其是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发展中

国家, 这个目标仍为植物园的方向。 

1  植物园孕育和成长于人类利用植物的实

践之中 

在16世纪中叶文艺复兴的巅峰时期, 欧洲出现

了植物园这个新事物, 其前身很多都是被誉为“植

物园的摇篮” (He et al, 2017)的药用植物园圃, 这些

早期植物园的创建人中也常常包含医药学家。意大

利的帕多瓦植物园和英国的切尔西药用植物园是

典型的范例, 诸多古老的植物园均有雷同的渊源。

由此可见植物园的出现是应人类利用植物之需。建

立植物园后, 尽力收集植物是所有植物园的共同特

点, 在欧洲一个面积不大的植物园, 如1公顷或几

公顷, 其收集量都普遍在四五千个甚至上万个分类

单位。追求数量固然有皇室和富豪们好奇、炫耀的

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发现新的有用植物的需要。到

20世纪初, 世界植物园总数发展到100个左右, 仍

主要集中在欧洲, 而其提供新的有用植物资源的目

的越来越清楚, 尤其是战略性的经济植物和药用植

物等等, 实际上植物园就是在人类寻找有用植物的

实践中, 为产业发展提供植物资源的过程中迅速成

长壮大起来的。 

然而植物园的本质并没有为多数人所真切地

认清。因为自古以来就认为高雅文明总是伴随着卓

越的园林, 在公众的思想上, 一提到“园”就很自然

地与优美的宜居环境和绿色的工作与活动的场所

相联系, 一提到“园”就与“美”和“游”联系在一起, 

而淡化甚至忽略了植物园与一般花园和公园的区

别。然而植物园的这个“园”并非一般的园, 它是“植

物利用研究”的园地, 与“研” (科学研究)联系在一

起。植物园除了“游”的功能外, 更重要的是它的

“研”的功能, 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各种公园的特质。

植物园之所以要在广义“园”的体系中分化出一个分

支, 是因“研”而生。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 通过交

流、融入、开拓、提升可成为更为综合性的植物园, 

但其主旨仍然是植物利用研究, 尤其是在物种层面

上的生物多样性研究。 

植物园的首要任务就是根据各自的规划, 或所

谓任务书, 通过各种方法收集尽可能多的各式各样

的植物, 探求和发现可为人们利用的植物。出于这

•植物园定位与发展战略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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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目的, 植物园总是把经过实地调查、直接由野

外采集的第一手植物材料视为最有价值的收集。完

整而符合标准的采集记录则是其科学价值的保证。

认识人类尚未认识的植物, 是植物园的最高追求。

这是植物利用研究的起点, 也是植物园的根本。 

1954年国际植物园协会成立之时对植物园的

定义是: “一个向公众开放的, 其内的植物标有名牌

的园地”。2000年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把植物园定

义为: “拥有活植物收集区, 并对收集区的植物进行

记录管理, 使之可用于科学研究、保护、展示和教

育的机构” (Wyse Jackson & Sutherland, 2000)。尽管

后一个定义也还不够全面, 但已比当初的定义更明

确地表达了植物园的科研性质, 尤其强调了“活植

物的收集”这个核心问题。 

2  植物园的生命力源于对新有用植物的发

现和利用 

数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 植物园贵在发现新的

有用植物。它们越对经济建设有贡献, 就越受到社

会的关注。 

历史上欧洲是世界植物园的中心, 先是荷兰、

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趁其经济繁荣和世界航运兴起

的机会, 对自己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频繁、深入地

搜索、引种所有能采集到的植物, 到18世纪下半叶

以来, 英国邱园逐步成为世界植物园的引领者, 并

形成一个搜集世界植物资源的体系。到20世纪初, 

邱园已培养出数以百计的植物园主任, 派往东南

亚、印度、澳洲、加拿大等地, 主持其在殖民地的

皇家植物园。这个高贵、美丽、豪华的体系给人们

以优美植物环境的享受, 在精致、烂漫、令人陶醉

的环境里, 珍藏的是世界各地的植物资源。珍贵植

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为殖民地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

就业的机会, 促进了社会的稳定。这个时期被称为

邱园的“黄金时期”。 

欧洲早期的植物园多处于纬度较高的地区, 而

从低纬度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殖民地引来的植物抗

寒性不强是常事, 因此温室就成为不可缺少的设

施。从邱园温室的发展情况来看, 初期为柑橘类植

物的引种建立了柑橘温室, 随着进一步开发利用棕

榈科经济植物的需要, 邱园标志性的棕榈温室于19

世纪下半叶建成, 面积2,000多m2, 但以后又扩建了

更大的温带植物温室。20世纪又建立了威尔士公主

温室、新高原植物温室, 以及澳洲植物温室、膜蕨

植物温室、睡莲温室等等。可见邱园对引种的不遗

余力。现在温室已成为植物园的特征和必备的设施, 

并往往把它当作标志性建筑。连帕多瓦这个古老的

植物园2015年也新建了一个3,000 m2的温室。 

植物园在寻找新经济植物的历史上, 成果无数, 

贡献关系到衣、食、住、行, 生、老、病、死, 工、

农、航天事业等等, 无法在此一一列举。最为著名

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就是战略植物资源橡胶

树(Hevea brasiliensis)的发现、引种、栽培、割胶, 一

直到橡胶产业链的形成。现在全球每年产生胶片

500余万吨, 产品种类数以千计, 提供的就业机会、

产生的经济效益和战略意义的巨大是无庸置疑的。

如果没有植物园对巴西雨林里产胶植物的调查研

究选出原产巴西的橡胶树这个最有潜力的物种; 如

果没有对这个树种一系列生物学特性和繁殖、栽培

的研究, 对抗病种源的筛选及割胶技术的发明, 橡

胶产业是很难形成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和低估硫化

作用对橡胶产业的贡献, 但是又有多少人认识和理

解当年新加坡植物园主任、被人称作研究橡胶树的

“疯子”的瑞德里先生? 疯子一词入木三分地勾画了

他对橡胶研究的执着。别小看了割胶的这一刀, 没

有这一刀就无法几十年如一日地把乳胶从树体内

取出来, 如不能持续稳定地取得乳胶, 也就没有资

源可供利用。我们常说植物园研究的“源头性”, 这

个例子可以说是很典型的了。植物园里的这种貌似

原始、初级的研究是不能被忽视的。发现和开发这

一个橡胶树种, 如果从1876年算起到形成产业, 花

了40–50年时间。但是我们也不能孤立地看问题, 如

果没有邱园等植物园群体百余年广泛、大量的调查

研究、对几万种植物的引种栽培, 数以百计的技术

队伍的培训和巨大的收集资源植物的网络, 这种成

果也很难取得。应该说, 这样的成果是百年奋斗的

结果, 其长期性也是很可观的。 

19世纪后期, 美国绅士亨利·萧和布瑞吞都是

在参观邱园后, 认识到植物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潜力

以及植物园在科学、艺术、文化诸多方面综合实力

的魅力, 羡慕、激动、领悟之余, 才在回国后注巨

资兴建了著名的密苏里植物园和纽约植物园, 而其

现有规模及成果为世界所瞩目。 

在我国,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植物园

在植物利用研究方面对工业、农业以及国防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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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百计的贡献和成果(He, 2002; He et al, 2017)。

诸如: 山葡萄(Vitis amurensis)的抗寒种质资源、薯

蓣属(Dioscorea)的皂素资源、本土的草坪草资源及

神农香菊(Dendranthema indicum var. aromaticum)

资源、固沙抗旱植物资源的生态利用; 速生和优质

材用树种的引种驯化、檀香(Santalum album)的引

种、特有民族药用植物资源包括罗汉果(Siraitia 
grosvenorii)等的发掘与利用, 都对经济发展起着重

要作用。其中有一些 , 如我国特产猕猴桃属

(Actinidia)资源的研究利用, 无论是对经济发展还

科学技术水平进步的贡献, 都居于世界领先的地

位。凡此种种, 不难看出植物园对国家经济发展和

造福人民的作用。所以说, 植物园的辉煌是植根于

植物利用研究之中, 它的生命力源于促进经济繁荣

和社会进步的科研之中。植物园素以作出令人瞩目

的利用植物的成绩而受人称道。 

3  正确认识物种保护, 加强植物利用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后, 全球生态危机出现, 人们

发现植物资源再也不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物种

的灭绝正以上千倍于以往的常态速度发展时, 物种

保护的使命提上了议事日程。1985年在西班牙大加

那里岛召开的世界植物园大会, 首次发布了《大加

那里岛宣言》(The Gran Canaria Declaration, Bram-

well et al, 1987), 提出了“拯救植物就是拯救人类自

己”的口号, 并且把物种保护的希望寄托在植物园

的身上。《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 “数百年来, 植

物园一直是植物多样性科学研究的主要中心, 它是

一个植物引种和评价机构, 为农、林、园艺和药物

提供各种新的植物”。同时发出了警告, 要保护植物, 

并把它认定为对植物园的新挑战。植物园被誉为拯

救植物的“诺亚方舟”。在全球大声疾呼要拯救植物

的呼声中, 全球植物园掀起了一个新热潮: 全力开

展物种保护的研究和行动。中国植物园在20世纪80

年代《大加那里岛宣言》发表后, 也及时地赶上了

世界植物园的步伐。物种保护成了全球植物园的头

号任务。自此, 西方著名植物园明显地淡化了经济

植物利用的研究, 在致力于物种保护行动的同时, 

大力发展科普教育, 尤其是环境教育的内容。植物

园显现出了以面向城市公众的需要和加强科普教

育为主流的倾向, 有逐渐向文化机构倾斜的迹象, 

甚至提出要 “重新确定植物园的作用 ” (BGCI, 

2010)。 

其实, 物种利用和物种保护是一个事物的两

面。利用可以促进保护, 保护是为了持续利用。植

物园在面对物种保护挑战时, 并不应排斥利用研究, 

而是应更为科学地研究可持续利用, 应该挑起利用

和保护的两副重担。试问: 植物园为何被誉为保护

植物的“诺亚方舟”？那是因为人们发现植物物种正

在野外快速灭绝时 , 世界植物园里却保存着约

80,000种以上的植物。这数以万计的植物是为什么

进入植物园的？是为了物种保护吗？不是！是几百

年来人类研究植物利用的结果, 当时人们还不曾意

识到保护的必要性。可见利用促进了保护。例如: 对

银杏(Ginkgo biloba)这个顶级古老的物种而言, 世

界著名植物学家、英国邱园前主任克兰在他新近出

版的著作中写道: 通过栽培, “人类已经大大增加了

银杏长期生存的机会” (Crane, 2016)。 

对于中国和其他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发展中国

家的植物园来说, 还应不遗余力地继续经济植物利

用的研究, 要做出成绩, 要有显示度, 以争取社会

的支持。根据邱园2016年的全球植物现状评估报告

(https://stateoftheworldsplants.com/2016/report/sotwp

_2016.pdf/): 全世界的有用植物共达31,128种, 而

2015年全球发现的新物种共有2,034种之多。根据南

京中山植物园的统计, 中国的经济植物(包括本土

和引进的)超过14,000种(含亚种、变种), 约占世界

有用植物总数的40%以上。对经济植物的开发和利

用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人们在1985年提出植物园

的物种保护任务时, 就发现全球植物园的分布与植

物多样性的分布不成比例, 这是所有植物学家一致

公认的、无可辩驳的事实。究其原因, 无非是建立

植物园需要投入, 而植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经济和

科技发展大都比较滞后, 无力建设一个既联系当前

经济效益, 又能远虑未来持续发展的植物园这项造

福人民的千秋功业。 

植物园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产物, 反过来, 

它又是促进经济发达和社会文明的工具。在“一带

一路”战略影响所及的范围内, 随着经济发展的提

升, 势必大有植物园发展的机会与空间, 我国植物

园应该不失时机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结历史经验, 

加强国际合作, 因地制宜地开展植物利用研究。过

去的几百年, 西方著名植物园是把资源植物引种到

经济和科技发达的地区去研究; 今天, 我们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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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资源植物多样性丰富的原产地开展保护和利

用的全面研究, 收效将更加显著, 也更接地气。我

们应把握好这个历史的转折, 优化、扩建、创建更

多更好的植物园。 

现在全世界的植物园有3,000多个, 且还会迅

速增长, 其多样性及形式和内容的分化是理所当然

的。洪德元院士提出的“三个哪些” (洪德元, 2016)

直指植物利用研究, 是植物园的本质问题, 是植物

园体系必须遵循的原则。鉴于植物利用研究的长期

性、源头性以及成果评估的不确定性, 对植物园的

植物利用研究支撑体系和政策的改革与创新也势

在必行, 这将密切关系着植物园的方向。 

人类对植物资源的需求是全方位的。当代对有

用植物发掘和利用研究的两大重点可能是药用植

物(包括功能性植物)和环境植物(包括观赏植物)。与

以往不同的是: 在资源植物开发过程中应注意避免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消除单一栽培的副作用; 检测

和杜绝外来入侵物种的风险; 要强调可持续发展。

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研究手段的多样和高、

精、尖技术的使用, 植物利用研究已往往不可能单独

在植物园内完成, 合作研究已成为不可避免的途径, 

植物园可能比以往更要有甘当配角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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